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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业成瘾作为创业者为得到刺激奖励而过度从事创业活动的程序化行为，源于个体与环境的互动，既是激励创业者持续创业的重要动力，也可能是降低创业者生活质量的潜在因素。根据行为成瘾研究成果，辨析网络成瘾、工作成瘾和连续创业概念异同基础上分析创业成瘾的本质内涵，阐释创业者特征和创业环境对创业成瘾的影响，探讨创业成瘾对创业者和创业活动的作用路径，构建创业成瘾的整合性研究框架。未来需要进一步拓展创业成瘾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及其动态性变化规律。从行为成瘾角度审视习惯创业，洞察习惯创业者随时间推移导致的行为成瘾，深化创业成瘾的形成因素分析，丰富创业成瘾对创业积极和消极价值的全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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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repreneurial addiction is a procedural behavior of entrepreneur’s compulsive engagement i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for incentives and rewards. It stems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environment. It has a bright side of motivating entrepreneurs to move forward, and a dark side of reducing the quality of their life. Draw on the review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of behavioral addiction, we analyze the essence of entrepreneurial addic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ternet addiction, workaholism and serial entrepreneurship. We explain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 characteristics and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on entrepreneurial addiction, and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entrepreneurial addiction on entrepreneurs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research framework for entrepreneurial addiction. Strong argument is put forward for deepening the depth, widening the breadth and dynamic of research on entrepreneurial addiction. The research not only enriches the application scope and applicable situation of behavioral addiction, but also expands the form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addiction. It also offers novel and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of entrepreneurial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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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成功创办携程、如家、汉庭三家公司的习惯创业者（habitual entrepreneur）——季琦说：“精力旺盛，如果不做点什么，坐在那里，心里难受……”[footnoteRef:1]类似于季琦，很多创业者不满足现状，正如一位80后高科技公司CEO感叹：“创业会上瘾，一旦上了这条船，很难再屈居人下打工！”为了揭示这类独特而有趣的现象，学者从行为视角出发，在区分习惯创业者的基础上将个体强迫或过度从事创业活动的行为界定为创业成瘾（entrepreneurship addiction）[1]。对于这一类创业者，创业本身就是一种内在需求，只有通过反复经历这种高刺激、风险性的创业活动才能满足。Spivack & McKelvie（2021）[2]使用3组不同的样本共调查1449名创业者发现，其中有2%-27.5%的创业者具有创业成瘾症状。现在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加剧创业者的焦虑和紧张感，创业者需要对创业活动进行更多的思考和警惕，付诸更多的努力和行动，有可能加速创业成瘾行为和症状。 [1:  樊兰.季琦:创业让我很上瘾[J].IT经理世界,2010(8):45.] 

从现象凸显到行为解释，创业成瘾开始得到学者的关注[3,4]。研究表明，创业成瘾者能够较好的适应不确定性环境[5]，在创业过程中容易感受和体验到积极情绪[6]，并通过心理资本提供额外奖励[7]，进而呈现出创业行为的独特性和灵活性[8,9]。但创业成瘾者也会为满足生理唤醒而降低风险感知，持续从事创业活动以获得满足感，增加潜在的风险隐患和生理健康等问题[5]。因此，创业成瘾研究不仅能够解释部分创业者长时间保持较高创业激情的独特性现象，也为分析习惯创业者的行为和心理提供一个新视角，对全面认知和看待创业活动的价值有重要意义。
创业研究更多强调创业给经济发展和创业者带来的价值和积极作用，忽视了创业“阴暗面”[10]。创业成瘾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影响，对该行为的关注和研究能够警醒创业者及时了解自身状态，在克服消极影响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发挥其积极作用，为国家财富创造、社会进步和企业家幸福感带来福音。然而，创业成瘾研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对该领域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和整合不足，尚缺少一个整合性研究框架来解释为何会出现创业成瘾以及创业成瘾带来什么后果。本研究在辨析网络成瘾和工作成瘾概念基础上分析创业成瘾的概念和维度，从创业者特征和创业环境两方面探索诱发创业成瘾的前因变量，揭示创业成瘾对创业者和创业活动的影响，构建创业成瘾的整合性研究框架。未来需要进一步拓展创业成瘾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动态性变化规律。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以下3点：第一，系统梳理创业成瘾的内涵并厘清其发展渊源和形成机理，丰富对习惯创业者行为背后动机和原因的理解；第二，通过探究创业成瘾者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结果，揭示创业成瘾的双面效应，为全面认识创业成瘾奠定基础。第三，提炼和总结创业成瘾新兴研究主题，聚焦于未来研究方向的引领，同时通过分析最新研究成果指导习惯创业者辩证看待创业成瘾行为，为克服创业的“阴暗面”提供科学依据。
1 从行为成瘾到创业成瘾：内涵理解和维度构成
行为成瘾（如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工作成瘾（workaholism）[footnoteRef:2]）指个体过度且难以控制的重复某种行为活动，其对个体有积极、中性或消极影响[11]。行为成瘾属于非物质类成瘾，是特定环境刺激个体大脑奖赏机制，强化行为动机的结果，伴随无力感和行为不可控，能带来快乐和缓解不适。 [2:  “workaholism”也有学者翻译为“工作狂”。] 

创业成瘾研究从行为成瘾衍生而来，其概念和维度与工作成瘾、网络成瘾有很多交叉和相似之处。一方面，三者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个体和外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一种中性活动；个体可以从事工作、使用网络、开展创业活动，但不一定将这些行为演变为成瘾模式[1]。另一方面，行为成瘾产生的情境不同，每种行为成瘾的内涵和维度存在差异性，从行为视角出发能够更好解读成瘾的本质内涵。
1.1 创业成瘾的内涵理解和维度构成
Spivack, et. al（2014）[1]通过剖析2位习惯创业者典型案例提出创业成瘾概念，将创业成瘾界定为个体强迫或过度从事创业活动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会导致生理、心理和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将创业成瘾区分为6个维度，具体如下：强迫思维（obsessive thoughts）指创业者强迫自己思考如何去采取行动和寻找新奇事物；自我价值感（self-worth）指自我价值感大部分源于创业行动和实践；进退循环（withdrawal/engagement cycles）指从事其他活动时也会想着创业，尽可能多的从事创业活动，远离或者不参与创业时变得焦虑和紧张不安；忽视（neglect）指因创业忽视重要的朋友和活动；耐受性（tolerance）指愿意不断增加对创业活动的资源投入，包括时间、财产投入等；消极后果（negative outcomes）指一方面通过欺骗、撒谎等方式向他人隐瞒行为信息；另一方面持续创业会带来身体亚健康、家庭关系紧张等负面后果。随后Spivack & McKelvie（2021）[2]进一步提出强迫思维、自我价值感和进退循环等3个维度与个体认知和情感有关，忽视、耐受性和消极后果等3个维度与时间积累有关。学者从行为角度界定创业成瘾概念内涵，但对其维度的解释仍存在不足，如进退循环维度也可能表现出强迫思维的一面，消极后果维度更像是创业成瘾导致的结果。
1.2 创业成瘾的概念辨析
行为成瘾研究重点关注网络成瘾[12,13]和工作成瘾[14,15]，与化学物质导致的成瘾行为不同，网络和工作成瘾与社会经济因素有关，其研究结合不同情境探讨行为成瘾的概念和维度。网络成瘾侧重于探讨个人受虚拟现实刺激而触发的缺乏控制行为，强调该行为对个体的负面作用。工作成瘾侧重于在组织内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分析成瘾员工的认知和行为表现，主要表现为高工作卷入、高工作驱动力和低工作乐趣等特点（表1）。创业成瘾研究强调不确定性创业情境以及“自我-创业”的一体化关联，刺激个体产生多巴胺，以达到较高水平的生
表1 网络成瘾、工作成瘾和创业成瘾的概念比较
	
	网络成瘾
	工作成瘾
	创业成瘾

	研究情境
	网络中的虚拟场景
	组织内部相对稳定环境
	不确定性的创业情境

	关键定义
	受虚拟世界刺激而缺乏控制的行为
	组织中员工强迫自己过度工作的行为
	强迫或过度从事创业活动的行为

	核心要义
	依赖性和刺激性
	强迫性和重复性
	环境刺激下的创业者生理和心理唤醒以及行为应对

	代表性
维度
	过度参与：行为上花费大量时间
戒断：无法参与时变得紧张
耐受性：不断增加参与时间
消极后果：撒谎、被社会孤立、与他人争吵和身体疲劳
	强迫：强迫自身从事工作活动
控制障碍：无法控制工作习惯
忽视：忽视生活的其他方面
	情感认知：强迫思维、自我价值感、进退循环
时间积累：忽视、耐受性、负面后果

	主要特点
	“刺激-反馈”的紧密性
	高工作卷入、高工作动力和低工作乐趣
	“自我-创业”的一体化

	代表学者
	Demetrovics, et. al（2008）[12]；Cerniglia, et. al（2017）[13]
	Spence & Robbins（1992）[14]；Mazzetti, et. al（2020）[15]
	Spivack, et. al（2014）[1]；Spivack & McKelvie（2018）[5]

	共同点
	过度的、强迫性的、不可控的、对生理或心理上有影响的行为


理唤醒（physiological arousal），个体为满足心理“需求”而反复从事创业活动。其研究重点探讨个体如何受外界环境刺激而产生成瘾行为。
此外，将成瘾引入创业领域有助于从病理学角度解释创业过程中部分创业者进行习惯创业的独特现象。习惯创业者指创立、购买或继承一家以上企业的创业者[16]。创业成瘾和连续创业都属于习惯创业，辨析创业成瘾与连续创业差异能够更好理解创业成瘾的内涵。表2可以看出，连续创业是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基于承诺升级等因素主动参与创业活动的行为，有时间先后性；而创业成瘾强调生理强迫性，其行为不可控。
表2 连续创业和创业成瘾的概念比较
	
	连续创业
	创业成瘾

	关键定义
	创业经历影响个体认知、资源
和情感的连续创业行为
	创业环境刺激个体生理、心理，
强化动机的重复行为

	主要特点
	有时间先后性，即关闭先前
创业企业后参与后续创业
	不管成功或失败，都会选择
退出并参与后续创业

	核心要义
	主动性；承诺升级
	强迫性；难以控制

	代表学者
	Plehn-Dujowich（2010）[17]；
Carbonara, et. al（2020）[18]
	Spivack, et. al（2014）[1]；
Spivack & McKelvie（2018）[5]

	共同点
	不确定创业环境刺激的重复行为



综上，创业成瘾者在多次创业过程中会表现出较为稳定的行为规律[3]。本研究将创业成瘾定义为创业者为获得刺激奖励而展现的个性化、过度从事创业活动的程序化行为。在维度方面，将创业成瘾整合为控制障碍、进退循环、忽视等3个维度。其中控制障碍维度指个体创业过程中控制不住想要去寻求和从事创业活动；进退循环维度指个体创业过程中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最终选择退出当前创业活动，以便尽快参与到下一项创业活动中；忽视维度指个体忽视除创业活动以外的各个方面，包括时间、金钱、健康、家庭、乐趣以及曾经重要的朋友和活动等。从连续、动态的视角看待创业成瘾，并不是所有创业成瘾维度都必须是个体在创业过程中所展现的一部分，创业成瘾者的认知、行为、生活等方面存在独特性，是创业成瘾各维度作用的结果，各维度相对独立且可以单独评估[19]。
2 创业者特征、创业环境和创业成瘾的形成
研究表明创业成瘾形成受创业者内部自主动机（autonomous motivation）、受控动机（controlled motivation）和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20]。具体而言，自主动机是创业者产生的有目的性（个人信念）、自我激励（兴趣、爱好）的意识或反应[21]。这与感觉寻求者持续追求创业目标的行为特征和创业经历多样性的刺激密切关联。受控动机是出于外界压力（自尊、社会认可）而从事某种行为的意识或反应[22]。创业激情中强迫激情强调身份和自我认同，其易引发创业成瘾。此外，创业过程中环境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潜在的失败和风险挑战[23]。除被动刺激外，环境不确定性也能激发创业者的主动性。社会互动是创业者参与商业竞争、积极应对风险挑战的主动性体现[24]。综上，基于已有研究从创业者特征（感觉寻求、创业激情、创业经历）和创业环境（创业失败成本、社会互动）两方面分析创业成瘾的形成过程。
2.1 创业者特征和创业成瘾的形成
    （1）感觉寻求和创业成瘾的形成。感觉寻求（sensation seeking）是一种较为稳定的人格特质，表现为个体寻求多样、复杂或新奇的感觉或体验[25]。在行为成瘾研究中，感觉寻求已被认为是成瘾一个重要且强有力的预测因子[26]。创业环境的不确定性，提供生理和心理上的刺激奖励，个体为追求刺激奖励而持续从事创业活动，这是触发成瘾行为的潜在因素。
随着刺激的深化，高感觉寻求者通过情感认知强化和时间积累两方面形成创业成瘾。一方面，感觉寻求者为追求多样化情感体验，产生强迫思维，驱使自己不断寻找新奇事物以满足感官需求[27]。即创业者的感觉寻求特质能够通过强迫思维形成创业成瘾。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感觉寻求影响创业成瘾的程度不断加深。感觉寻求者在初次接触到创业活动时会产生新奇、兴奋或紧张的感觉，当停止从事创业活动时，已经体验紧张、兴奋等情绪的感觉寻求者可能还要去尝试，以满足内心带来的落差和不满足感[26]。即感觉寻求者为满足心理需要（超过上一次创业活动所获得的满足感），迫使自己反复从事带来更大刺激和挑战性的创业活动，产生创业成瘾。
（2）创业激情和创业成瘾的形成。创业激情是指创业者从事与自我认同感相关的活动而获得的积极情感[28]。富有激情的创业者倾向于自我定义活动，并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完成[29]。激情作为一种积极情感，其能激发和强化创业者的行为动机，有可能形成创业成瘾。尤其是创业激情中强迫激情表示创业者受制于外部压力的驱使，创业者将创业视作一项与社会认同等外在压力关联的重要活动[30]。研究发现，高强迫激情的个体对自己和竞争对手等信息表现出高度敏感性，迫使自身花费时间和精力处理创业活动[31]。
一方面，高强迫激情的创业者，担心创业过程中负面事件会对社会地位产生不利影响，产生焦虑、不安和紧张感，尝试采取行动改变现状，以减少不利因素影响。随着创业者行为动机的强化，其可能将反复创业作为避免社会地位降低的一种方法，产生创业成瘾[32]。另一方面，为得到创业成功带来的有面子、他人认可等自我价值提升，高强迫激情的创业者迫于外部压力，有动机从事创业活动。随着外界压力的提升，创业者认知上表现出强迫性特征，难以控制其从事创业活动[33]。即高强迫激情的创业者通过增加对外界负面和正面影响的感知而形成创业成瘾。
（3）创业经历和创业成瘾的形成。创业者经历越多越可能导致创业成瘾，创业成瘾的形成与创业经历带来的生理和心理持续强化有关[6]。首先，创业经历的多样性，让创业者在积极和消极情绪之间波动起伏，产生持续的生理唤醒，有助于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感受到兴奋快乐和紧张刺激感。当没有从事类似的活动时，其会感到空虚、失落和寂寞。此时，创业者为满足生理唤醒带来的刺激和奖励，有动机反复从事创业活动。
其次，创业经历多样性产生的生理唤醒，有助于降低创业活动带来的紧张和刺激感在大脑中的消逝速度，提醒创业者为接下来行动做好准备[34]。先前创业经历中的不稳定因素影响着创业者复杂的内心活动，将紧张的积极情绪与创业活动相联系。导致创业者在无法从事创业活动时，内心没有积极向上的感觉，甚至感受到消极情绪。创业者在复杂内心活动的驱使下保持较高且不可控制的创业欲望，有动机持续寻求新的创业活动。因此，创业经历的多样性是创业成瘾的重要形成因素。
2.2 创业环境和创业成瘾的形成
创业环境通过刺激创业者内部生理、情感、认知等因素影响创业成瘾，而环境中的哪些因素能够激发和强化创业成瘾是创业认知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话题[35]。创业成瘾形成受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20]，而环境不确定性表现为潜在的失败和风险挑战[23]，创业失败成本给创业者带来的艰难处境，是创业者面临的客观环境。环境不确定性也能激发创业者的主动性，社会互动是创业者营造的用来应对不确定性的微观环境。
（1）创业失败成本和创业成瘾的形成。创业失败是导致创业成瘾者内心产生落差和不满足感的重要因素[19]。失败成本主要包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等客观后果，影响创业者的行为动机[6]。创业失败成本对创业成瘾的影响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创业失败成本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创业者的自我保护机制，触发创业行为以应对失败造成的可能损失。较低的创业失败成本给创业者带来适度的压力和紧张感，其有种“不甘心”的感觉。为避免“丢面子”、“伤自尊”，创业者坚信再次创业会挽回损失，并想象成功后的成就感[36]。激发创业者渴望挑战的动机和欲望，尽快参与到下一项创业活动，有可能导致创业成瘾。
另一方面，当失败成本越高，超过创业者心理保护界限时会阻碍行为产生。这是因为创业者在应对较为严重的失败成本时，会产生较高的压力值，带来一系列如恐惧、愤怒、崩溃等较严重的负面情绪，其无法进行有效的调控和适应[37]。此时，创业者缺乏信心和勇气弥补自我价值的损失。即过高的失败成本会挫败创业者继续前行的决心和动机，阻碍创业成瘾形成。
（2）社会互动和创业成瘾的形成。社会互动是指创业者的创业活动受到相关群体人员行为或特征的影响[38,39]。创业活动的社会性，决定其与顾客、供应商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密切相关。研究认为创业者与社会互动有助于诱发创业成瘾，主要有两方面形成路径[2]。首先，创业者在与社会群体的互动过程中，来自他人意见会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背负压力和责任的创业者为了迎合他人需求，寻求新的方法和措施以改进企业产品和服务[24]。社会群体人员的需求，驱使创业者通过反复投入创业活动的方式来改善他人体验，有可能诱发创业成瘾。
其次，创业过程中，顾客、供应商和利益相关者等相关群体人员的日益增多，创业者会得到支持和帮助。面对困难时，其可以相互鼓励、互相讨论、交流经验和感受，获得快乐、兴奋和愉悦感[40]。减少创业者对不确定性环境的焦虑和恐惧，有信心和勇气增加对创业活动的资源投入[41]，而资源投入是创业成瘾耐受性维度的体现。即社会互动带来的挑战与支持有可能导致创业成瘾。
3 创业成瘾对创业者和创业活动的影响
创业成瘾是不确定性情境下创业者心理奖励强化动机的结果，其能刺激创业者反复从事创业活动以满足成就感、惊奇感。创业成瘾的作用主要通过控制障碍、进退循环、忽视三个维度对后续创业者和创业活动产生影响。其中，控制障碍强调无法控制寻求新奇事物，创业者长时间的高创业卷入，带来情感上的抑郁、焦虑、疲惫感，身体上的失眠、血压升高等，表现为睡眠障碍、精疲力竭（即倦怠）等症状。进退循环突出创业者创业行为的频繁性、反复性，表现为较高水平的创业意愿和创业努力。忽视指随着时间推移，创业者不断增加时间、金钱等资源投入，但忽视了健康、家庭等问题。创业绩效的提升主要通过资源投入和机会识别来实现。短期来看，资源投入对绩效有潜在的好处；随着时间推移，健康等问题会影响个体判断能力，不利于创业机会识别。综上，作为一种中性行为，创业成瘾会给创业者（创业倦怠、再创业意愿、创业努力）和创业活动（创业绩效）带来积极和消极影响，本研究基于创业成瘾各维度探讨其作用路径。
3.1 创业成瘾对创业倦怠的影响
创业倦怠是创业者过度投入创业活动造成的身心疲惫感[42]。创业成瘾者工作时间较长，试图通过增加创业活动掩盖潜在症状（如焦虑症），最终在高水平压力下导致自身倦怠[43]。但创业成瘾者也会形成一种心境平和感（peace of mind），由创业活动带来的心理资本引发[5]。心境平和的创业成瘾者会把积极情感作为回报，以弥补过度从事创业活动造成的身体疲惫[44]。即短期内创业成瘾者所产生的积极情感会抵消身体倦怠，这时创业者不太会感受到创业倦怠。
随着时间推移，过高的身体倦怠会带来较严重的后果，如抑郁、过度焦虑、精疲力竭等症状[45]。虽然创业成瘾者通过心理资本缓和身体倦怠的负面影响，但健康问题迫使其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应对，影响其认知、能力和行动，减少心理资本的缓和作用，最终因身体出现较严重问题而产生创业倦怠。因此，创业成瘾者短期内并不会感受到创业倦怠，但随着时间推移，严重的身体健康会导致创业倦怠，并且程度会不断加深。
3.2 创业成瘾对再创业意愿的影响
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会面临两种结果：失败或成功。首先，创业失败容易使创业者一蹶不振，多数创业者在面临挫折后为了不再承受打击而回避风险，最终选择退出创业。但失败也是重整旗鼓的最好时机，创业成瘾者可能“忽视”创业过程中的不利因素，或者说创业活动本身带来的积极情绪能够缓解其负面影响，增加面对失败的信心和勇气[46]。失败风险越高，创业成瘾者内心得到的刺激奖励越大，有动机持续从事创业活动。这个过程是创业成瘾者保持强烈再创业意愿的体现。
其次，创业成瘾者在成功创立企业后，会妥善安排好企业的各项工作，随即投入到下一项创业活动中[47]。创业成瘾者不满足于现状，即使创业成功也不会停止从事创业活动。其容易将从事多种类型创业活动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19]。随着时间推移，创业成瘾者为获得刺激奖励，要尝试更具风险和挑战性的创业活动。当停止从事创业活动时，已经产生较高心理需求的创业成瘾者为了再次获得刺激奖励，有意愿选择挑战新的创业活动。
3.3 创业成瘾对创业努力的影响
创业努力是指创业者为建立可行商业企业所做的努力程度[48]。坚持的创业者在期望目标上付出更多努力[49]。创业成瘾者长期坚持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为了尽快创立企业，其在追求目标上有较高的动机期望，把创业当作一种“信念”：“没有它，我可能无法生活”[50]。即创业成瘾者会付出更多努力来实现所要达成的创业目标。
其次，成就动机也是驱使创业者努力的关键因素。高成就动机的创业者为实现更高业绩时会付出更多努力[51]。创业成瘾者为满足大脑、身体上的刺激感，容易将自己置于高压下，增加其对创业活动监控和生理唤醒，有助于提高成就动机和接受风险意愿水平[52]，进而付出创业努力[51]。即创业成瘾者目标上的坚持和成就动机驱使，使其能在更高期望基础上付出创业努力。
3.4 创业成瘾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创业成瘾者通过提升创新性和增加资源投入提升创业绩效。首先，创业成瘾者在创新方面具备优势[6]。创业成瘾者为满足生理唤醒，会追求新的刺激活动，尝试新想法和新理念。创新想法能够推动企业创新，创新的高增长率会吸引优秀员工加入[53]，优秀员工增多对企业长期创新有推动作用，提升创业绩效[54]。其次，创业成瘾者在创业过程中会增加时间、金钱等资源投入[19]。而资源投入有助于缓解创业企业的资金短缺，推动企业扩大生产业务和服务范围，有可能提升创业绩效[55]。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创业成瘾者面临较严重的健康问题，其不得不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应对，影响认知能力和判断力。例如，持续从事创业活动导致的睡眠不足会影响精力恢复、注意力、记忆、决策能力等[56]。以致创业成瘾者无法做出准确的市场判断，错失潜在的商业机会，从长远来看可能导致创业绩效下滑。 
4 创业成瘾的整合性研究框架
创业成瘾是创业者内部动机强化、外部环境刺激的结果，其对创业者和创业活动有双面影响。本研究基于现有研究基础，拓展创业成瘾的研究边界，构建创业成瘾的整合性研究框架（图1）。
4.1 创业成瘾的影响因素
首先，创业者的内部动机强化创业成瘾的形成过程[21]。内部动机强化与创业者人口学特征、人格特质、情感认知及其能力高度相关。整体上看，不同年龄、性别创业者的内部动机水平存在差异。例如，男性创业者随时间推移可能形成创业成瘾[20]。这因为男性创业者的成就动机和期望水平相对较高，可能将创业与自我进行一体化关联。
在自主动机方面，已有研究探讨了感觉寻求者在追求目标上的差异性动机，但追求目标的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其可能经历失败。心理资本和创业能力在创业者失败后能否东山再起、进行连续创业上尤为重要。拥有较高心理资本（如乐观、自我效能）的创业者，可以缓和不利因素的影响，增加改变现状的动机和能力，有助于成瘾[7,40]。创业韧性帮助创业者困难时修复不稳定情绪，尽快开始新的创业活动，可能推动创业成瘾的形成[5]。
在受控动机方面，已有研究探讨了强迫激情对创业成瘾的影响，但自尊也是外部压力下创业者寻求身份认同的体现，其可能通过反复创业的方式获得社会认同感。另外，持续追求创业目标的成长导向（growth orientation）与接受风险意愿和更高水平动机有关，能够驱使创业者不断从事创业活动，可能诱发创业成瘾。
其次，外部环境不确定包括潜在的失败和风险挑战，是创业成瘾形成的环境层面因素。在应对失败和风险挑战上，研究发现创业者的社会互动通过相关群体人员的支持和鼓励激发其创业热情，有助于成瘾[40]。这说明社会支持在其作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更大的创业环境下，不同经济、制度、文化背景下创业成瘾的形成过程有所不同。例如，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创业成瘾可能受到“面子”要求等因素的影响。此外，我国“双创”政策以及大众对创业认知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创业成瘾行为的强度和表现。
最后，创业是一项社会性活动，创业者行为是个体与环境互动的结果。创业研究强调创业认知与环境的互动性研究。创业成瘾的形成不啻局限于相对独立的个体、环境层面因素，其可能受到特定情境下创业者认知的差异影响。例如，失败情境会激发创业者韧性，通过正确自我认知形成对失败事件的重新看法，实现适应和成长[37]，容易触发创业成瘾。因此，创业成瘾的形成还可能受到个体与环境层面交互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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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创业成瘾的整合性研究框架
4.2 创业成瘾的关键作用路径
通过探讨环境线索刺激大脑奖赏机制再到强化个体行为动机的互动过程，本研究发现创业成瘾对创业者和创业活动有双面影响。根据创业成瘾维度，从创业者层面看，长时间卷入会带来负面情绪（抑郁、紧张、疲惫感等）和生理不适（失眠、血压升高等）。创业成瘾者因长时间高度紧张而引发焦虑症、躁狂症、多动症等[4]，以及长期生理不适所致的创业幸福感下降（短期内创业成瘾者虽然面临较严重健康问题，但让其不断从事他们想要的创业活动，其容易被满足，此时创业幸福感可能不会降低）。另外，随着时间推移，创业成瘾者忽视的健康、家庭等问题，可能造成家庭关系紧张、生活质量下降，其生活满意度可能下降[57]。
从创业企业层面看，“自我-创业”的一体化关联，让创业者不断增加对创业企业时间、金钱等资源投入，其风险投资规模可能随之增加。另外，创业成瘾是创业者呈现的一种个性化行为，不同创业成瘾者的认知、行为方式都呈现独特性特征，“自我-创业”一体化，可能导致创业企业特征随着创业成瘾者认知、行为特征变化，如创新型、成长型、冒险型等。不同类型创业企业与创业成瘾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复杂的匹配关系。
从社会层面看，创业成瘾者的行为特征，决定其可能创立多家企业，并多次尝试更具风险和挑战的创业活动，长远角度看，创业成瘾者所创立企业可能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产生贡献和影响[58]。同时，这种行为方式也可能带来负面后果，如风险投资的高杠杆隐患等。
4.3 创业成瘾影响与作用路径的互动机制
研究表明创业成瘾的控制障碍、进退循环维度是创业者内部情感认知所致，忽视维度是时间积累所致[2]。由此，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个体层面导致的创业成瘾更可能对创业者本身产生影响；环境层面导致的创业成瘾更可能对创业活动（创业企业、社会）产生影响；二者交互形成的创业成瘾对创业者、创业活动均可能产生影响。
第一，“个体层面-创业成瘾-创业者”路径。个体层面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学、人格特质、情感认知、个人能力等，其产生的创业成瘾与创业者内部认知因素有关，而控制障碍、进退循环维度会导致创业倦怠、再创业意愿等创业者层面的结果。即个体层面因素通过创业成瘾的控制障碍、进退循环维度对创业者本身产生影响。
第二，“环境层面-创业成瘾-创业活动”路径。环境层面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环境、微观环境等，表现为持续性、动态性特征。其中，持续性是指创业环境影响的长远性、深刻性，其产生的创业成瘾与时间积累有关。而忽视维度会导致创业绩效等企业层面的结果。即环境层面因素通过创业成瘾的忽视维度对创业活动产生影响。
第三，“个体与环境层面交互-创业成瘾-创业者和创业活动”路径。个体层面的情感性与环境层面的持续性、动态性，两者交互产生的创业成瘾可能呈现不同时间、情境下创业者情感、认知和行为的差异性特征。即个体与环境层面交互形成的创业成瘾对创业者本身和创业活动产生影响。
第四，动态视角下创业成瘾形成与作用路径的互动机制。创业成瘾是创业者“线索-奖励-动机”互动的结果，其从线索中获得的奖励受到需求满足阈值（threshold of needs fulfillment）限制[5]。奖励源于外界环境刺激，创业成瘾者每次创业获得的奖励都可能下降，随着时间推移，当创业无法满足大脑的“想要”，个体需求满足阈值可能不再上升，甚至会降低。这种情况下，创业成瘾者可能降低对创业活动关注，将注意力转向长期创业所致的健康、家庭等问题，或者从事其他高刺激性活动。
5 未来研究展望
创业成瘾者在情感、认知、行为等方面存在独特性，关注创业成瘾不仅为习惯创业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而且对未来创业研究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和看待这一群体提供新思路。本研究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和创业成瘾整合性研究框架，提出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3方面。
5.1 创业成瘾的概念和测量
成瘾在创业领域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主要从行为视角探讨创业成瘾的概念和维度，可能忽视创业成瘾的其他特征，容易混淆创业成瘾与连续创业行为。未来研究可以探索不同理论视角下创业成瘾的概念内涵[59]，同时结合不同创业情境分析创业成瘾的表现和特征。已有研究基于创业成瘾维度开发了创业成瘾量表[2]，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为后续实证研究奠定基础。但自我报告式的问卷测量存在后视偏见以及创业者主观评估可能弱化某些行为倾向，未来可以结合不同领域研究成果，开发契合创业情境的测量工具。例如，将主观量表与客观方法结合，增加创业者工作时间、压力测试甚至是生理疾病症状等客观数据，或者通过情景实验法并结合医学专用设备测量创业成瘾者的大脑、身体状况（如脑电波测量、多巴胺分泌状况等），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典型案例分析，深度剖析创业成瘾的内容构成和表现形式。
5.2 深化创业成瘾的双面影响研究
    创业成瘾的作用后果受到外界环境影响[20]。随着创业者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其对客观线索的感知程度不同，进而影响创业成瘾的作用效果。从创业者所处的微观环境如社会支持，和宏观环境如宽容失败文化氛围、创业友好扶持政策入手，寻找减轻创业成瘾“阴暗面”的调节变量和最大限度发挥创业成瘾积极影响的边界条件，这样可以回答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创业成瘾更可能正面或负面影响创业者和创业活动。例如，创业成瘾的控制障碍、进退循环维度给创业者带来健康、家庭等问题，那么在“创业友好型”制度背景下，创业成瘾强度可能降低，其增加创业幸福感的同时，也能缓解家庭生活满意度下降的窘境。为探索创业成瘾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多大程度影响创业者本身和后续创业活动，揭示其“阴暗面”提供微观知识，丰富创业认知和创业环境互动的理论基础。
5.3 纵向视角下的创业成瘾研究
创业成瘾是一种随时间推移的循序渐进过程，从静态角度看待创业成瘾容易忽视其动态性和复杂性，已有研究探讨了部分变量与创业成瘾随时间变化的互动关系，但对于揭示创业成瘾独特性一面仍存在不足，从纵向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创业成瘾的形成过程及动态作用路径，为揭示创业成瘾“阴暗面”提供科学依据。例如，随时间推移，创业成瘾者在韧性驱使下即使有负面影响也不会阻止其对创业活动的不懈追求[60]，最终给创业企业和社会带来有益的结果。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创业韧性如何随时间变化对创业成瘾产生作用，进而影响到创业者本身和创业活动[61]。其次，创业成瘾的耐受性维度是随时间逐步建立起来的，弱化其负面影响，让创业者不会忽视创业过程中的其他（如顾客、利益者）要求[2]。学者可以探讨创业成瘾者随时间推移在创业活动上会发生怎样的行为变化。最后，研究表明创业者成长导向随时间推移对创业成瘾的影响会进一步加深[5]，即持有成长导向的创业者随时间推移容易形成创业成瘾。未来研究要从纵向视角出发，探讨不同年龄段成长导向特质创业者成瘾行为形成的差异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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